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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认文学上海（代总序）

胡晓明

若干年前，去看施蛰存先生。施公见面即问：“你的博士论文，

做了什么题目？”答曰：“《中国诗学之精神》。”施公随即摇头：“这个

题目太大。”那时，我心里还真有些不以为然。年轻时不敢做，何时

才做？等到这些年多少看了一些近代文学的材料，再回头看看自己

从前那以“中国⋯⋯”为题的文字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寅恪先生自

许平生为“不今不古之学”，且说其常识的意思：因为中古以前的材

料太少，太易于逞新说，而中古以后的材料又太多，不易于深透把

握。寅恪先生是那样兼具谨严精审的眼力与通达大气的史识，做中

古的学问之所以能出绝大成绩，他的性情与学问材料之间有一种恰

当的配合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有人曾以生命的长度与中国文史

材料的程量作一简单比较：先秦两汉，患材料太少；六朝隋唐，稍少；

宋，可能刚好相等；元明，材料或多出一倍；清代，或须几辈子才能消

化材料；近代，又比清代多出不知几倍⋯⋯。面对至今仍然尘封于

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的大量近代文史材料（且不必说近代人已经

消化了的前人材料，亦构成今人掌握的“近代文史材料”之一部分），

要想做近代文学的综合研究、宏大叙事，———咄！你孙悟空再是有

天大本事，也还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来！

因而，当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大康、山林诸友开始着手《近代上海

文学与文献》的课题时，我们真的只想本本分分地划定上海的范围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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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年材料做起，一家一家地查访，一笔一笔地考述、过录，老老实实地

做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工作。我们的想法是，既然我们这几人皆以文体

为专攻，何不从分体文学（即诗学、词学、小说、戏曲、散文）的角度，齐

头并进，大家各自去做一种系年，———以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系时、系

地的双重努力，去共同凸显文学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真实面目？而近几

年来，编年史体裁又成为文学研究更进一步走向客观实证、文学史撰

写回归本土传统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探求。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：

“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，不论叙事、说理乃至写景、

抒情，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；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、空间的纽带将其

熔于一炉。《左传》，特别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

例。⋯⋯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。”（《唐五代

文学编年史序》）处于史料纷繁、著述草创的近代文学，我们更是在这

种学习尝试之中。譬如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各自有其相当不同的特

点，如有的内容在某一时期特多，有的相对来说较少，这就决定了有的

时间范围较长，有的则相对较短。有的文体，其重心在于传媒（如小

说、散文），有的则重点在诗友结纳的作家活动（如诗词），这也决定了

系年的编撰不能强求一刀切，须尊重文体各自的特点。尽管如此，这

个课题仍能以空前详尽的材料、整幅的细致的文体发展过程、丰富复

杂的作家交往、作品接受状态，及丰富多样的文学事件、精神生活细节

以及鲜明的时代地域文学的特征，去网罗散佚、拾遗补阙，完成一件文

学学术上的新追求。———三年之后，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以“初

编”命名的丛书。①

① 陈大康教授的“近代小说系年”一种，由于先期完成，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

社出版。此外，报刊中的诗词作品，虽然已有《申报篇目索引》等重要工具书，但大量文

艺期刊及大报副刊，其中分体文学篇目索引有待于更进一步大规模的集体科研的努

力。这套丛书暂不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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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起来，当我们真正亲手触摸近代上海文学的材料时，竟会

有一种开荒、探险的意味！好比上黄山：戴上旅游帽，跟着前面的

小旗子，走那人流熙攘的大道么？你也可以不这样，你发现竟然可

以有无数的小道，通往人迹罕到的风景，予人以莫名的兴奋！首先

是新材料新问题太多。有朋友说：唐诗宋词，新材料都没有了，新

题目都做完了！有人曾专门撰文指出，在中国小说学的领域里，重

复研究的大量精力，花在寥寥可数的几部名著上，而许多近代小

说，几乎是无人去碰的。在诗学词学的领域里也同样。比如在上

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，诗才之大、诗功之深、诗艺之妙，置之李杜苏

黄前，绝无愧色；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，则有过之。其实他那句

“来做神州袖手人”，完全是愤激之辞，他哪里是不关心国事的自

了汉！而我们的学界，多年来就因为他“不进步”，连他的诗集都

没有人去整理。陈三立同时的诗人词人如沈曾植，这位与文化上

海关系极深、被他的学生王国维誉为集清代学术之大成的老师大

儒、被张尔田称“其诗自是千古”的大诗人，其诗学，钱仲联先生

评为“发千古之秘”，———可是，他的集子《海日楼诗》的注本，据

说由于难度太大，在出版社一放就是十载春秋，七易编辑！① 且

不要说进一步的研究了。近代重要诗人词家，如朱祖谋、夏敬观、

况周颐、陈宝琛、沈瑜庆、李宣龚、黄节、杨钟羲、金天羽、吴庆坻、

徐珂、陈曾寿、冯煦、陈夔龙、瞿鸿等人，似乎都没有人去为他
们编年谱，有的甚至连小传、志略、行状等都没有。而近代的诗

社、词社，仅上海一地而言，就有超社、逸社、星社、南社、寒隐诗

社、希社、舂音社、沤社等，此起彼伏，参与之人数、旨趣之歧出、

成因之多元，皆为传统中国所罕有，而深具文学社会学的丰厚意

① 在此编校样到来之前，我幸已收到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寄来的钱仲联教授注

《海日楼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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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。近代的流人文学、报人文学、名士文学、遗民文学⋯⋯皆构成

极丰富多样的文学“未命名群落”，仅辛亥之后几年，诗学之美

盛，可谓以一地敌一国，足当陈三立所谓辛亥后“获偿而荷其赐

者，独有海滨流人遗老，成就赋诗数卷耳”。再看上海近代所接

纳养育的众多诗人的构成情况，他们当中有教师、地方官、布衣、

青年学子、遗老、艺术家、翰林院的编修、改革的政治家、巡抚大

人、革命党人、和尚、贵公子、同盟会的干将与出版家、商人等等。

其社会成分之复杂纷纭、其作品所体现人文景观之异彩纷呈，应

不亚于六朝、隋唐的文人世界。而小说种类之繁多（有人统计有

圆缘园多种①）、外来刺激之活跃（舶来品如政治文学、科幻文学、未
来文学等不一而足）、传统新变之多样（由士子而报人艺人文人、

由旧文学而新文学外来文学，其中传统资源极有用，待发之覆甚

多），可谓中国小说史上的“文体的狂欢盛事”，或“作家的战国时

代”，———这一切，与研究的现状当然是极不相称的。

如果再推而论及近代文学所蕴含的思想课题的丰富性，则除

了重视材料的开发之外，不能不承认“范式”的转换所带来的新视

角仍是十分必要的。人们早就发现近现代史学远比近代文学活

跃、有新意、有力量。在我有限的泛读经验中，在原有的反帝反封、

爱国主义之外，有不少新观照点和解释框架都被提出来了，譬如所

谓“秩序危机”（林毓生《近现代中国史上若干重要问题》）、“身体

与灵魂的双重危机”（张灏《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》），所谓

“未完成的现代性”（哈贝马斯一本书的书名，李欧梵《现代性的追

求》）、“被压抑的现代性（王德威《想像中国的方式》）（后二者是

从哲学中得到借镜），所谓“连续与变异”、“外来的合法性”（柯伟

① 参于润琦：《清末明清小说分类简述》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学术论

文，福州圆园园园援员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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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《认识圆园世纪的中国》）等，并非老病复发又回到那喜谈“中国
⋯⋯”的宏大叙事，也并非总是随哲学、史学之后而没有文学的独

特声音，而是我切近地感知了近代文学所含有的思想富矿，实不忍

再认文学仅是文学而已。尤其是上海，承接几千年人文渊薮的江

南文化的氤氲化育，容受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、南北政经气候之

波诡云谲，面迎欧风美雨呼号拍击、中西文明交汇最新鲜、直接、强

大的冲击与回应，比汉唐文学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，倘若不能观水

观澜，而尽其义、而传其神，岂不可惜、岂不可惜！如果我们不是仅

仅株守一家一门之言，或仅仅削足适履地、以一种貌似学科分工、

实为形式主义的观点，拘执于所谓“文学特性”，而是将文学置于

更大更真实的“上下文”之中，我想近代上海文学在将来的学科发

展中，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比现在更大的贡献。这是我写在

前面的一点感想，至于朝向目标的努力，仍是一步步地走去。

圆园园员年员员月于日就月将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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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摇摇言

上海开埠之后，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。随着人

口的增加，市场的繁荣，南北各地众多剧种纷纷涌入上海，出现了

相互竞争、相互融合的局面，使得上海成为我国近代戏曲活动在南

方的中心。

说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，首先因为它是戏曲剧

本创作与出版的一个中心。近代戏曲剧本的创作，除一部分京剧

和地方戏剧本外，大量的仍然是采用传奇、杂剧的形式。据阿英

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记载，这一时期的传奇、杂剧有员缘园余种。而
梁淑安、姚柯夫《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》著录亲见原书的传

奇、杂剧已有圆苑园种。这些剧本，有相当大一部分发表在上海的
报刊杂志上，或者在上海出版。这是因为上海得风气之先，当时

的报刊业、出版业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为剧本的发表或出版提供了

便利的条件。从发表的传奇、杂剧来看，它们的题材相当广泛。

有的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或政治斗争，如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的

《人天恨》、《活地狱》、《血海恨》，揭露鸦片危害的《阿芙蓉》，写

康有为等戊戌变法的《维新梦》，写革命党邹容事迹的《革命军》，

写徐锡麟安庆起义的《苍鹰击》、《皖江血》、《开国奇冤》，写秋瑾

殉难的《轩亭秋》、《碧血碑》、《六月霜》、《轩亭冤》、《轩亭血》、

《侠女魂》、《秋海棠》，写广州黄花岗起义的《黄花岗》，写反对出

卖路权斗争的《邬烈士殉路》，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《海侨春》，反

映提倡女权、兴办学校的《爱国女儿》、《女中华》、《同情梦》、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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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新女儿》、《松陵新女儿》、《女界天》，等等。有的取材于中国古

代民族英雄故事以激励人民大众，如写梁红玉的《女英雄》，写岳

飞的《黄龙府》，写文天祥的《爱国魂》、《指南公》，写明末张苍水

的《悬岙猿》，写明末瞿式耜的《风洞山》，写郑成功的《海国英雄

记》，等等。有的取材于外国历史，以作为中国的借鉴，如写法国

大革命的《断头台》，写意大利烧炭党人事迹的《新罗马》，写古巴

独立运动的《学海潮》，等等。有的用寓言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现

实，唤起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警觉，如《警黄钟》、《叹老》，等等。这

些剧本反映现实比较迅速，有的在事件发生后数月甚至数日即告

写成。剧作家通过剧本所表现的对民族危机的忧虑，对社会变革

的呼唤，引起了当时读者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共鸣。其中的佳作，

诚如郑振铎所评：“皆激昂慷慨，血泪交流，为民族文学之伟著，亦

政治剧曲之丰碑。”（《晚清戏曲小说目·序》）但这些作品中，有

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，大多数剧本对于戏曲的舞台特性也注意不

够，因此多半未能付诸演出，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倒是京

剧作家创作的剧本，如写爱国志士跳海自杀激励国人的《潘烈士

投海》，揭露鸦片危害的《黑籍冤魂》，揭露清朝官场黑暗的《张汶

祥刺马》、《宦海潮》，揭露袁世凯的《宋教仁遇害》和《篡位大汉

奸》，反映五四运动的《拳打金刚》，以及借古讽今的《党人碑》、

《哭祖庙》，借外国历史以警醒国人的《瓜种兰因》（《波兰亡国

惨》）等，及时搬上舞台演出，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戏曲的创

作和表演如此清晰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，这在过去的时代是很少

见的。

说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的一个中心，还因为它是南北许多剧

种相互竞争、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。上海的昆剧本来有着悠久的

传统。晚明曲家潘之恒认为当时上海就存在一个昆曲流派，指出：

“太仓、上海，俱丽于昆。”（《鸾啸小品·曲派》）乾隆、嘉庆时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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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的昆剧演出也颇为盛行。但鸦片战争后，本地戏班锐减。近

代前期上海的昆剧艺人大都来自苏州。成书于光绪十三年

（员愿愿苑）的王韬《淞隐漫录·名优类志》说：“沪上昔日盛行昆曲，大
章、大雅、鸿福、集秀尤为著名。鸿福班中之荣桂，集秀班中之三

多，俱称领袖。”这里所说的大章、大雅、鸿福、集秀，都是来自苏州

的昆剧戏班。咸丰元年（员愿缘员），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质的昆剧戏园
三雅园开业，专演时称文戏的昆剧折子戏，标志着昆剧的演出进一

步市场化。

当时从全国剧坛来看，京剧已经走向兴盛。同治二年（员愿远猿）
起，扬州、里下河徽班的名伶先后来上海演出。他们的演唱中包含

了京调皮黄艺术，有些人后来改唱京剧。同治六年（员愿远苑），英籍
华人罗逸卿兴建的京式茶园———满庭芳和浙江商人刘维忠投资兴

建的京班戏园———丹桂茶园先后开张，分别邀请天津京班和北京

三庆、四喜等班艺人来沪演出，大受观众欢迎。接着，金桂轩、大

观、天仙等茶园相继建立，京津名伶，一时荟萃沪上。到光绪初年，

京剧已经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，观赏京剧成为上海市

民普遍的时尚。与京剧相比，昆剧、徽剧显得冷落。昆班和徽班的

艺人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不依附京班戏园。这就出现了当时上海

戏园普遍采取的京剧与昆、徽、梆子等剧种合演的现象。在合演的

过程中，昆、徽、梆子等剧种保存了自身，而京剧则从昆、徽、梆子吸

收了许多营养，并且在上海这个特殊的文化环境里开始孕育不同

于“京朝派”的艺术流派———“海派”或“南派”。

从同治年间起，许多著名演员先后来上海演出，如孙菊仙、汪

桂芬、杨月楼、谭鑫培、杨小楼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荀慧生等。谭鑫培

六次到上海演出，谭派艺术在上海脍炙人口。梅兰芳第一次挂头

牌是在上海。海派京剧的崭新面貌，推动了不少外地演员的艺术

创新。而上海的戏曲艺人也在与外地演员合作、交流的过程中，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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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了艺术经验，提高了艺术水准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特色。王鸿

寿、汪笑侬、夏月珊、夏月润、潘月樵、冯子和、盖叫天、周信芳等成

为南派京剧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的表演各有千秋，珠联璧合，共同创

造出上海京剧舞台繁荣的局面。

与此同时或稍后，上海本地的剧种也在逐步成长，如沪剧。有

些剧种则随来沪投资经商的“商帮”和大批流民先后进入上海，并

在上海得到发展，如越剧、淮剧。

说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的一个中心，还因为它是近代戏曲改

良运动的主要理论阵地。对于戏曲改良的重要性，资产阶级维新

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均利用自己掌握的报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，

而后者的理论更加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。

员怨园猿年 员月，蔡元培主编的《俄事警闻》发表了佚名的《告
优》一文。文章论证了戏剧的社会作用，勉励戏曲艺人战胜自轻

自贱的弱点，增强社会责任感，像古代的优孟、优旃以及西方演员

那样，以戏剧为武器，针砭时弊，把民族的灾难、斗争的前景“都一

套一套的编成戏曲，演起来，传到各地方去，一定好感化许多人”。

员怨园源年缘月，蔡元培主编的《警钟日报》发表健鹤的《改良戏
剧之计划》一文。文章指出中国戏剧如不改革，必不能适应时代

发展的需要。文章以欧美特别是日本的演剧活动作为借鉴，从戏

剧演员、戏剧作家、戏剧组织、戏剧脚本、戏剧革新等方面提出了一

个比较完整的改良戏剧的计划，主张革新戏剧，为资产阶级民族民

主革命服务。

员怨园源年员园月，陈去病、汪笑侬等人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个
戏曲刊物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，宣称“以改革恶俗、开通民智，提

倡民族主义，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”，积极鼓吹戏曲改

良。柳亚子在《发刊词》中高度评价汪笑侬等人的改良戏剧，称

改良戏剧为“梨园革命军”，强调通过戏剧揭露清朝政府的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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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迫，以激起革命情绪；反映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，以作

为中国革命的借鉴，从而达到“民智大开，河山还我，建独立之

国，撞自由之钟”的目标。陈去病则在《论戏剧之有益》一文中

阐述戏剧对改良社会的巨大作用，呼吁青年革命者投身优伶界，

编演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剧，帮助广大下层民众“通古今之事变，

明夷夏之大防，睹故国之冠裳，触种族之观念”。文章寄希望于

有识之士，“苟有大侠，独能慨然舍其身为社会用，不惜垢污以

善为组织名班，或编明季稗史演汉族灭亡记，或采欧美近事而

演维新活历史，随俗嗜好，徐为转移，而潜以尚武精神、民族主

义，一一振起而发挥之，以表厥目的。夫如是而谓民情不感动、

士气不奋发者，吾不信也”。

员怨园缘年猿月，《新小说》发表陈独秀（三爱）的《论戏曲》一文。
文章强调戏曲的艺术力量和教育作用，为演员争社会地位，指出：

“戏曲者，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；优伶者，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。”

文章还陈述改良戏曲的五项意见：第一，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；

第二，“采用西法”，特别是学习西方“戏中有演说，可长人见识”；

第三，“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”；第四，“不可演淫戏”；第五，“除富

贵功名之俗套”。

员怨园愿年圆月，《月月小说》发表王钟麒（天僇生）的《剧场之教
育》一文。文章明确提出：“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，当以输入国家

思想为第一义。欲输入国家思想，当以广兴教育为第一义。然教

育兴矣，其效力之所及者，仅在于中上社会，而下等社会无闻焉。

欲无老无幼，无上无下，人人能有国家思想，而受其感化力者，舍戏

剧末由。盖戏剧者，学校之补助品也。”由此出发，文章最后呼吁：

“吾内地十八行省，省省得志士，设剧场，收廉值，以灌输文明思

想。吾更愿吾海上诸名伶，取旧日剧本而更订之，凡有害风化，窒

思想者，举黜弗庸，以为我民造无量幸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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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种种理论宣传对于戏曲改良的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近代上海戏曲之所以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

新面貌，与这些理论的鼓舞与指导是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
说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的一个中心，还因为这里具备进行戏

曲改良的各种条件。例如中外戏剧的交流，戏曲与话剧的交流，上

海都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从外国人在上海开办剧场，外国侨民

业余剧团组织演出，到春阳社、通鉴学校、进化团在上海先后建立，

以及春柳社成员回国后在上海开展活动，都为上海剧坛吹进了阵

阵新风。这些对于戏曲界来说，都是一种刺激，也能够作为有益的

借鉴。上海之所以建立了那么多新型戏园，上演了那么多新编剧

目，在表演手法、表演风格方面有那么多创新，在运作方面采用了

那么多市场化的手段，与这种交流与借鉴无疑是大有关系的。这

说明，戏曲要生存，要发展，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，从根本上说不失

原汁原味，又要博采众长，锐意创新，“海派”的“海”，主要就体现

在这里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圆园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也是从上海发源的。
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———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就是由上海

《东方杂志》先行发表，然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其他一些有影

响的著作，如吴梅的《顾曲麈谈》、刘师培的《原戏》等，也是在上海

出版或发表的。上海的研究者与北京、天津等地的研究者相互呼

应，掀开了圆园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崭新一页。
总之，上海在近代戏曲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，这里有很多问

题值得深入探讨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。我们这本《近

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》，就是想对近代上海戏曲发展过程中的有

关事件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本的线

索。系年的内容，包括了重大政治事件、戏曲创作活动、戏曲演出

活动、戏曲理论探讨等各个方面，以期通过研究，弄清它们的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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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在广阔的背景上展现近代上海戏曲的完整面貌和发展历

程。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各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表示衷心的

感谢。由于近代上海戏曲涉及范围很广，我们的水平欠缺，研究

又很不够，因此难免会有遗漏或错误之处，尚祈专家和读者批评

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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